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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有意无意
间向人们灌输着一个信条：碳是有毒的废物，是
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虽然这并非地球化学家、
生态学家的本意，但人们的注意力似乎更容易
被引入到在气候科学中研究不全面或不充分的
地方，让普罗大众得出，碳是邪恶的。

二氧化碳固然是地球温室效应的重要化学
成分，但同时，二氧化碳也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
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政治家们推进某项
计划或争取大众支持的“帮凶”，更让碳在自然
界中本身的角色变得扑朔迷离。例如，在美国的
两党争斗中，民主派人士希望制定规则减少向
大气中的碳排放，而当选的共和党新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则试图废弃这种规则。

2016 年 10 月，世界知名建筑师、设计师和
城市规划师威廉·麦克唐诺在美国知名科技网
站 SXSW 召开的生态会议主旨演讲中指出：这
一切都是错误的，碳不是人类的宿敌。并在当年
11 月 17 日的 Nature 上以同名标题发表了一篇
文章。他认为是人类自己制造了碳的毒性，在正
确的地方，碳是资源和工具。

在麦克唐诺的宣言中，气候变化是因为人
类自己打破了碳循环所造成的结果：大气中的
人为温室气体是以错误的存留时间、错误的剂
量进入了错误的地方，正如饮用水中的铅和河
流中的硝酸盐，我们自己产生了碳毒性。总体
上，这是一种人类的设计失败。

为了厘清人类对碳的误解，麦克唐诺在文中
诠释了几个文字概念，认为这都是“言语驱动的
行动”惹的祸。在目前有关描述碳的语言中，有

“低碳”（Low carbon）、“零碳”（zero carbon）、“脱

碳”（decarbonization）、“负碳”（negative carbon）、
“中性碳”（neutral carbon），甚至“碳战争”（a war
on carbon），等等。这些词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
别说大众，就是许多气候谈判专家也迷失了。

在英文世界里，negative 和 positive 是一对
反义词。作为名词使用的时候，前者表达负面、
消极和否定的意味，后者指正面、积极和肯定的
含义。可有时候又作为形容词表达进出大气的
方向，negative carbon（负碳）用于从大气中清除
二氧化碳，而 positive carbon（正碳）指增加了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由此，carbon negative（碳消极）
和 negative carbon 则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含义。

例如，不丹总理表示，他们的国家是 carbon
negative 的，因为该国现有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
比全国释放的二氧化碳还要多。与此同时，许多
企业宣布希望做到 carbon positive（碳积极），即
通过生产超过自身运行所需要的可再生能源或
者植树吸收碳来实现这个夙愿。

另外，不同的部门和机构看待二氧化碳也
有不同的角度。例如，在美国，土地管理局将之
归类为物品，环保局视之为污染物，芝加哥气候
交易所则把它看成金融工具。

为了厘清二氧化碳的原料属性和品质属
性，麦克唐诺认为可根据碳的材质进行辨别，将
地球上的碳框定为活跃碳（Living carbon）、耐久
碳（Durable carbon）和逸散碳（Fugitive carbon）。
这相当于在碳的领域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达方
式，未来就可以利用这些运转性碳（working
carbon）实现新的前景和战略。

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自然碳循环才能保
持和加强其所提供的福利，也就是碳积极策略
呢？答案是，从土壤开始。

碳是土壤健康的核心。在健康的生态系统
中，当植物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碳基糖（液态碳）
时，一些碳流入植物的枝条、叶片和花朵中，其
余的则滋养土壤食物网，从植物的根部流向土
壤微生物群落。作为交换，微生物共享对植物健

康至关重要的矿物质和微量营养成分。微量营
养成分被吸收到植物的叶子中，提高了光合作
用的速率，这样又能够为微生物产生更多的液
态碳，进而为真菌和植物创造更多的微量营养
成分。

在地下，液态碳通过食物网循环转化为土
壤碳———这种碳蕴藏丰富、稳定可靠，具有赋予
生命的作用。这种有机物质也使土壤呈海绵状，
从而提高其肥力、持水力和滤水力。一个健康的
碳循环就是这样支持生命的。这种流动使碳以合
适的浓度保存在合适的场所中，调节气候，促进
增长，并滋养了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一万年。

许多土壤研究人员认为，目前的碳循环过
程仍然能够做到这些。生态学家兼土壤科学家
Christine Jones 是“惊奇碳工程”的创始人，她描
述了大气碳与液态碳之间的“光合桥”，以及植
物与生物活性之间的“微生物桥”，她认为碳富
集土壤是景观健康和气候恢复的双重基石。新
墨西哥州立大学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 David-
Johnson 研究了碳—微生物桥。

根据这些认识，麦克唐诺说，我们应该为生
活而设计，让所有的地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
都打开这个碳桥：用大气中的碳促进生物过程、
构建土壤碳并逆转气候变化；用再生农业和城
市设计来提高光合作用能力，增强生物活性，建
立城市食品体系，培育碳素营养的闭环；把污水
处理厂变成肥料工厂等等，将碳作为资产，将生
命馈赠的碳循环作为人类设计的典范。

所有的设计，从产品到建筑、城市和农场，
可能都是碳积极的做法。我们将学会如何进行
设计来恢复自然碳循环，并利用它来获取人类
福利，创造积极的环境影响而不是伤害。碳积极
并不是限制或封存碳的简单声明，而是一个让
我们洞悉有关整个气候变化的混乱状态，将大
气碳按照有意义的方法进行重新调整，重塑更
符合自然本身的运作方式，而不是严格的好坏
二元判断。（http：//blog.sciencenet.cn/u/lionbin）

（本版主持：温新红）

在我们的星球上，据说曾经生活过 1000 多
亿人，但这些人的生命信息能够留存的微乎其
微。绝大多数人的体貌、思想、亲情、友情和生活
轨迹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湮没在黄土之下。人类
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在深藏的墓穴和残存的文
字符号中追寻我们先祖的蛛丝马迹，由此书写
的历史也是残缺不全、断章取义，充满猜测和想
象的。

目前，地球人口大约有 70 亿，他们是那
1000 多亿人的后代，就个体而言，能够追忆三代
以上基本生命信息的都很少，更不用说长长的
家族谱系了。目前残留的所谓“家谱”，基本上是
一串串抽象的姓名符号，那些鲜活生命的丰富
的人生信息都到哪里去了？历史名人固然能够
有幸留下部分生命信息，但越来越多的演绎把
真实的生命故事混淆在无限的猜想之中，成为
后代的谈资。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形成自己的文
明，渴望追寻先祖的记忆，记录和珍藏自己的真
实故事，传承世代积累的文化。但目前的文明基
本上是整体化的、半蒙昧的，我们无法清晰地追
溯个体的血脉勾连和历史变迁，环环相扣的动
态生命网络被撕裂为一个个碎片，通过浪漫的
或功利的改造，形成所谓“人类历史”。

今天，我们已进入高科技和互联网时代，完

全可以较为完整地记录和保存正在发生的一
切，让我们的后代可以清晰地追踪到曾经出现
的每个个体生命的信息。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尽快启动人类生命
信息工程，建立人类生命信息库。只要我们的后
代想知道，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中通过亲情密码
或友情密码进入他们的私人网络空间，观看他
们亲自记录和存放的丰富的人生信息，他们的
出生、成长、健康、工作、生活、思想等都可以通
过文字、音频或视频再现。在这个系统中，每个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网络空间，这个空间可以通
过密码进入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朋友、
同事、同学、学生的私人空间，每个空间的信息
都由空间的主人自己存储和打理，决定上锁和
开锁，其他人不能擅自进入，未经委托无权添加
或修改信息。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人类生命信
息网络。

从横向上看，只要每个锁都是打开的，个体
可以通过一个个空间找到地球上任何人，实现
实时交流；从纵向上看，假如所有的亲情锁都是
打开的，每个个体血缘上的来龙去脉都会一清
二楚。

系统本身整理的家族谱系，可以让我们把
绵绵的思念放入一个永久的纪念空间里，面对
代代先祖去祈福，去述说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

的后代不必到现实的墓地去扫墓了，墓地空间
有限，网络空间无限，更何况网络比墓地更加真
实、更加丰富、更加长久呢。放眼未来，一旦生命
信息系统与虚拟智能机器人系统结合，我们的
后代就可以在虚拟空间拜访任何一位先祖，并
与之互动，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激动。

记住历史的每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和后代
们实时调整我们的道德境况，推动人类道德进
化。谁希望自己有一个邪恶的先祖呢？谁希望
自己的后代承袭一个邪恶的精神呢？为了给
我们的子孙留下美好的印象，树立做人的榜
样，我们自然会在内心深处督促自己少点邪
恶，多点善良，自然会在自己的空间留下美好
的生活和思想记录，把自己的信念和信仰作
为最好的礼物奉献给他们，为他们祝福，与人
类文明紧密关联的家族文化也会在具体的历史
细节中呈现和传承。

如果说人类基因组工程从生物学意义上帮
助我们解决了人际的血脉联系问题，那么，人类
生命信息工程将从社会学意义上以丰富的人生
内容展现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爱、正义、自
由、平等，这些美好的理念都将通过一个个鲜活
生命所记载的故事深入我们后代的心灵深处，
长久地发挥作用。

（http：//blog.sciencenet.cn/u/ 马雷）

建立人类生命信息库的构想
姻马雷

观点

趁着年轻去漂泊
姻鲍海飞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让我们失去了青
春容颜、肉体力量，还有梦想追逐。所以说，
若你还年轻，就赶紧去旅行、漂泊吧！不要总
是一味地去等，等你攒够了钱、学够了知识，
等到老，就变成了回忆和失落。

我总是爱用年轻而非年青来说一个
青年人。因为我感觉，“青”有不成熟的
感觉，“轻”却有一种轻灵的感觉。因此，
年轻既包含年青的意思，又包含了轻灵
的意思。

年轻，就去漂泊吧！
因为年轻，所以你健美、质朴、单纯、

勇敢。你就是要去学习、闯荡，去学会判
断，识别善恶美丑。走出去，就是开阔你的
眼界，开阔你的心胸，锻炼你的胆识。

有那么多高山还没有爬过，有那么多
溪水还没有趟过，有那么多的霜天没有体
验过，有那么多的岁月不曾磨砺过，还有
那么多密林不曾穿越过，有那么多的险路
不曾跋涉过。仰望天空，有多少颗亮闪闪
的星光在等待着去揣摩；俯下身去，大地
上有多少神秘的世界在等待着你去探索。

前途，还有多少伙伴不曾陪伴过，还
有多少思想不曾交流过。前面，还有多少
路需要勇敢地奔越，沙漠、草原、海洋和旷
野。还有多少海风不曾领略，沙滩的脚印、
波浪的浩荡、海鸥的鸣叫、天的尽头。还有
多少夜色不曾温馨，还有多少花朵在含苞
待放。

因为年轻，你大胆、勇敢、说话直接、
坦率，你有年轻的力量、敏感和冲动。你还
没有学会做作，还没有学会深沉和老练。
你热烈、激昂、有胆量，你无拘无束，自由
奔放，又异想天开。你心无旁骛，没有名利
是非的缠绕和追逐；你热情、执着、专注，
直接率性。你的心中充满着真善美，你的
眼里是高山流水，你的梦里是白云柔美。
哪里的路不向你敞开！

你的脚步快，你的思绪快，没有什么
是你的羁绊，也没有什么能够把你阻拦，
你就像一匹快马，无拘无束在广阔的原野
上奔驰，在思想的天空里追寻。你就像一
只雄鹰，在天空中遨游。文学、艺术、科学、
自然，哪里不是你追寻的梦想？

年轻的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
尔文，在他 22 岁的时候开始了历时 5 年
的海上之旅，于是诞生了《物种起源》。年

轻的徐霞客，也在 22 岁的时候，在母亲的
鼓励下，开始了千山万水之行，历时几十
年，于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徐霞客游记》。

年轻是创造、发明、发现的年代，年
轻是勇敢、激昂的年代。年轻是不畏艰苦
困境的年代。游历增长你的经历，同时增
加你的眼光和见识，帮助你领悟、反思和
决断。

人生谁能不犯错，关键在于能够从错
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一路上，你会遇到
荆棘坎坷，你会遇到暴风骤雨，你会停滞
不前，你会犹豫不决。但只要有梦想，只
要有希望，我相信，这条路你会勇敢地走
下去。

年轻的时候，你的适应能力强，无论
是严寒还是酷暑，无论是酸甜苦辣，无
论是天南海北，无论什么样的风俗文
化。你的精力无限，你的热情无限，你的
干劲是不舍昼夜。你的世界里没有成功
失败，你的心中只有不断的尝试和向
前。年轻，应该接受秋日风霜的考验、冬
日严寒的洗礼。

趁着年轻去高歌，趁着年轻去拼搏，
虽然会一路颠簸，但你浑身充满电波，把
智慧之火点拨。不要让畏惧占有你的心
灵，不要让苦涩霸占你的心田，不要让泥
泞使你裹足不前，只让那澎湃的鲜血在你
的脉搏中滚滚流动，让你灵动的眼光闪耀
着光芒。

追求了，拼搏了，经历了，当你老了，
也不会后悔。生命在于发芽、生根、开花、
结果，在于经历风雨彩虹，在于经历寒霜
冰雪，在于经历电闪雷鸣，在于面对困境
时镇定自若。
（http：//blog.sciencenet.cn/u/BaoHaifei）

碳，并非人类宿敌
姻赵斌

网罗天下

从事科研工作，有时候自然需要了解一些
相关领域老师的简介、一些项目的介绍资料，笔
者看过之后，真的非常佩服作者的文笔，为什么
能把一件事情说得那么“高大上”，还不能说他
撒了谎？这或许就是语言的魅力吧！现举几个例
子，素材来源于周围同学的吐槽及自己阅读的
一些材料。

案例 1：“全球首次”这个词绝对高大上。
“某某部分作为全球首个成立的某某部门”

“某某教授全球首次将某个技术应用到某个领
域中来”。

我读本科时，每次都对这样的话心生敬意，
认为这个部门和这位教授一定很牛，因为从 0
到 1 嘛，这就是创新！可是等我读到博士，看到
某位教授简介中这么一句话，对应去找他的论
文，原来就是把某一领域的某个方法拿过来用
了用，效果也就那样。当时我就在想，这么浮夸，
不会把自己给吓死吗？我随便写一篇 SCI，其中
有一个小的创新点，是不是也可以说成全球首
次呢？

案例 2：“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等词汇放在
哪里都没问题。

“系统研究某某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系
统架构，探究某某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话，我会认真揣摩其中每个
词的内涵，因为人家凝练出这么些词不容易啊。
后来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把这个具体的研究对
象换成 X，发现里面放任何一个词都可以。所以
现在遇到这样的话，我一般是直接跳过的，甚至
整个文档就不看了。

案例 3：基金写得越难懂越容易中？
虽然还没有申请基金，但或多或少听到过

一些，毕竟广大博士生都有可能在导师的带领
下写本子。

有个同学在上海某大学，导师让他写基金
本子，还偷偷告诉了他一个窍门，说基金本子写
得越难懂就越容易中，因为评审专家看不懂就
没法提意见。

案例 4：到底用定性还是定量的话，有门
道。

“聪明的人”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似乎
很会把定性和定量用得非常到位。

比如某教授做了一个项目，搞试点效果其
实很差，就那么几个人参与，但人家就定性描

述：在某某地区首次开展试点工作。
又有某教授，拿了一个什么奖，全球三个

人，人家就定量描述：获此奖的全球仅 3 人。这
得多牛啊！又如，某人做研究使得成本降低了
0.1%，但人家说如果全国用我这方法能够减少
好几千万，这经济效益就足够大了。

这些个浮夸的描述，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即
使是不明细节的专家，还真是具有误导性。

有人说老外会讲故事，把自己的科研工作
讲得非常精彩。在我看来，有些中国老师也挺会
讲故事，把博大精深的汉字用得炉火纯青，讲得
很“精彩”。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yiderek）

怀念那逝去的科研
姻吴超

那年，我从事了一个最接地气的专
业———采矿工程。

我的科研生涯可以说是从 1981 年做
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的，那时做的是采场作
业面粉尘的分布规律和测试技术标准，到
了今天可能谈起来还是不俗的内容，因为
还有人在重复做这类研究。那时我们自己
加工模型、组装实验装置、设计和开展实
验，并写成报告。几个月时间，我们不论白
天晚上和周末，都自觉认真用心去做这件
事。研究结果还由指导老师写成了职称论
文发表，虽然没有我的名字，但现在一提
还是可以的。

比较系统地进入科研训练是 1983 年
开始做硕士论文阶段，那时我一个人跑了 3
个省的 6 座矿山做现场调查。由于那时很
多企业还不知道研究生为何物，所到之处
很受礼遇，有时连矿长都亲自陪我下井调
研，那时候当个硕士生感觉还是蛮自豪的。

之后，硕士论文选的题目是高温采场
排热风量的计算方法研究这一课题，关键
是确定采场矿石爆堆的热能与风量的热
湿交换系数。我采用的方法是实体模型试
验研究的方法，自己到学校材料科领木
板、水泥、石料、电热元件等，然后自己在
实验室花了几个月时间构筑起一个长十
多米的模拟高温采场热交换模型出来，也
是当时国内第一个这类模型。那年做的实
验和获得的结果，以后也被编入了相关设
计手册，放到现在肯定可以申请专利，报
个成果。不过该模型在实验室留了很多
年，成为本科生的实验项目。

留校以后，年轻人经常被老教师派出
去做现场实验，这也是惯例。

那时出差可没有现在这么神速和风
光，坐的是硬座慢车。我们的科研项目大
都在安徽铜陵，晚上从长沙出发，坐 9 个
小时的慢车早上到武汉，在武汉“流浪”半
天多，再坐上汉口开往铜陵的轮船，通常
是第二天下午才能到。出差在路上那么长
时间是比较难熬的，我的几个老师经常在
出发之前带上一盒熟饭和一包榨菜，上了
火车就用开水泡饭吃，北方出身的老师经
常是自带冷馒头充饥。

出差路上都不可能住宾馆，只能住很
便宜的招待所，遇到招待所床位紧张的时

候，两个人睡一张床也是有的。
到了科研所在地的矿山，住的更是简

单。那个年代矿里的招待所都是一张光板
床，需要自己先搞卫生，再找工作人员借
被窝铺上，吃饭是与工人一起到食堂吃。

老教师们出差在外坚持个把月，能得
到比一个月工资还高的补贴。就是这点
钱，也让理科和文科的老师羡慕不已，觉
得搞工程的人有机会出差，比他们有钱。
而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在那矿山孤独地呆
上一个月，简直坐牢一般，要与家人通个
话还得到邮局排上一个小时的队。不过也
能静心写写书信。

那时我们在现场做实验也不是为了
什么写论文和搞成果，就是一心一意解决
实际问题。每天认真跟班下井测试数据，
那时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的润滑
剂就是一根烟，我的老师们都抽烟，需要
矿工和技术员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先递上
一根烟好像就能疏通了。当需要工人出大
力气时，一包烟也就解决问题。

记得有几位老师身上经常放着两包
烟，一包是劣质烟，自己抽的，一包是稍微
贵一点的，做“润滑剂”用。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上千万元
的电镜和科研经费。但我们所做的科研现
在看起来其实也不算太差。我 1988 年做
的一些硫化矿现场爆堆自热实验数据，现
在有研究生还在引用并写成 SCI 的文章，
甚至是国际刊物的文章。

矿业突然转好的年代是 2000 年以后，
在那之后的不到十年期间，矿业诞生了一
大批亿万富翁。

回忆过去，比较现在，少点抱怨，多学
习过去的科研精神，出点有价值的东西。

（http：//blog.sciencenet.cn/u/After50）

科研这么浮夸，不怕把自己吓死？
姻王毅


